
第十章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葛德文 

先生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所作的第一个回答是很不全面的——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 

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人口原理，这种制度就会在短短30年间完全垮台。 

    人们阅读葛德文先生的独出心裁和才智洋溢的《政治正义论》，看到他的文笔气势 

雄浑而有力，他的某些推理精密而有说服力，他的思想炽热而强烈，特别是他那给人深 

刻印象的诚挚态度，使全书具有真理的外观，不能不为之感动。同时，又必须承认，他 

没有以似为正确哲学所必需的谨慎态度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结论常常不为他的前提所 

认可。他自己提出的异议，有时也不能加以排除。他过分依赖那些不能应用的一般而抽 

象的命题。他的推测无疑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质朴。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已存在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 

仅仅凭借理性和信念所进行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权力施行和维持的任何变革都将更为持 

久。无限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种极其伟大而有魅力的原则，远远优于那些一切人在某种 

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机和动因，是人们热诚 

地希望看到的一种成就。总之，看到这一美好的制度的一切，必然会抱有喜悦和羡慕的 

心情，热望有朝一日它会实现。但是，可惜得很！这个时刻决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 

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 

的“庄严的神殿”，如果我们了解实际生活，并细心观察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它 

们就会象“空中楼阁”一样消失。 

    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结尾谈到人口，他说：“人类社会有一 

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比如，我们发现， 

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多少世代，人口并未增加到需要耕种土地的程度。”葛德 

文先生作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原因提及而未试图加以研究的这一原理，我们将看 

到，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 

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重大根源，是使 

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则从世间完全消除罪恶，就似乎 

不是一伴没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的非常合适的手段了。 

但事实真相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 

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 

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葛德文先生在论述平等制度带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说：“压迫精神、奴隶性和欺骗 

的风气，都是现存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为敌。妒忌、 

怨毒和报复等其他恶行是上述精神和风气不可分的伴侣。在富裕而人人同样分享自然的 

恩赐的社会状态下，这类感情必将消失。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原则也会消失。任何人也无 

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储备或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每个人也就 

能把个人的存在溶合到关心普遍福利的思想之中。任何人也不会以别人为敌，因为他们 

之间不存在你争我夺；结果仁爱将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统治权。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 

体需要而操心，得以自由地遨游在与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在扩大知识的工作 

上，人人都会帮助我而我也会去帮助他们。” 
    这确实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是，这只是一种想象的情景，与现实毫不相干，这一 

点恐怕读者已经充分觉察到。 

    人无法生活在富裕当中。井非一切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现行财 

产制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尽力保护他的少许财产。利己心将大获全胜。你争我夺将永 

远存在。每个人都将经常为肉体需要操心，而没有一个有才智的人能够自由地在思想领 

域遨游。 

    葛德文先生没有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意一下地球上人类的真实状况，看一下他准备 

用什么方法克服人口过多带来的困难就可以充分他说明这一点。他说：“……对本章所 



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明确回答是：现在设想困难未免过早。地球上四分之三可以住人的土 

地还没有耕种。已经耕种的土地还能进行无限的改良。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 

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已经指出，认为在地球绝对无法增加生产物以前人口过多不会带来困苦和困难的 

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暂且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实现， 

并看一下这个困难会怎样迅速地在这种完善的社会形态下压在人们身上。一种理论倘若 

无法加以应用，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暂且假设产生贫困和罪恶的一切原因在这个岛国都已消除。战争和你争我夺已 

停止。有害身心健康的职业和工厂已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宫廷的阴谋、为商业目的、 

为邪恶的满足而聚集于疫疠丛生的大城市。单纯的、健康的和适度的娱乐代替了饮酒、 

赌博和放荡。没有任何城镇大到会对人体发生有害的影响。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 

都居住在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每座房子都清洁、通风和宽敞，坐落在有益干健康的 

地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必须进行的农业劳动和睦地由一切 

人分担。这个岛国的人数及其生产物，我们假设同现在一样。仁爱的精神受公平无私的 

正义的支配，使这些生产物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在社会上的一切成员中分配。虽然或许 

不能做到每个人每天都有肉吃，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尔吃到的肉，已可满足俭朴的人民 

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体力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 

之上。葛德文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是完全一致 

的。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腐败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因而在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 

中不可能很普遍。每一个男人都会自己选择一个伴侣，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关 

系，他也就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将 

是无关紧要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会从多余的地方流向缺乏的地方。每个人都乐于 

尽力教育年轻的一代。 

    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社会形态。现存婚姻的不可补 

救性，无疑使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性交则会成为早婚的最有力 

的诱因，而由于我们假定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的抚养担忧，因而我以为，在100个23岁的 

妇女中也许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妇女。 

    由于上述这一切大大促进人口增加，减少人口的各种原因又假定已经消除，人口数 

量的增加必然会快于任何已知社会。我曾经说过，据斯泰尔斯博士发表、普赖斯博士曾 

引用的小册子所载，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数在15年间增加了一倍。英国当然是比美 

洲腹部殖民地更有益于健康的国家，并且，按照我们的假设，这个岛国的一切房屋都是 

通风和卫生的，而对人们组织家庭的鼓励又大于美洲腹部殖民地，因而，其本上人口为 

什么没有（如果有可能）以少于15年的时间增加一倍，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给予说明了。 

但我们决不背离事实，我们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25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 

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 

    无可怀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的均等化，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用于农业，将大大 

有助于我国生产物的增加。但是，要满足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计 

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或许每个人必须以一半时间用于这一目的。可 

是，即使作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了解我国土壤的性质、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 

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25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心存疑虑。要做到这一点， 

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许是耕种全部放牧地，并几乎完全不再食用肉类。但这个方案的一部 

分也许自己就行不通。英国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产出大量食物的，而要制造出最适合 

于英国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据说，中国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不 

施肥稻一年仍可收获两次。英国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地。 

    虽然这一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25年间增加一倍，但我们暂且假定它能够做到这一 

点。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届满时，食物（纵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养增力同了一倍 

的人口：400万，使其保持健康。 

    在第二个人口倍增的时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愈益增加的人口的迫切需要呢？ 

哪里有生荒地可以开垦呢？那里有必不可少的肥料来改良已耕的土地呢？对土地略有所 



知的人都会说，在第二个25年间，按相当于其现在收获的数量来增加我国的平均产量是 

不可能的。尽管这种增加不可能实现，我们仍假定它会实现。我们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力 

量，允许我们作几乎一切让步。然而，即使我们作这种让步，在第二个时期届满的时候， 

仍会有700万人没有给养。仅够2100万人糊口之用的食物量将由2800万人分担。 

    天哪！所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无需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 

的需求，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也会消失，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操心，得以自由地 

邀游在与人的意趣相会的思想领域之中，这样一种情景安在？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 

物一经事实的严格检验便消失了。由富裕培育和激励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的寒冷 

气息所抑制。已经消灭的可憎的感情将再次产生。自我保存的强大法则将驱除人们心灵 

中一切较温柔、较高尚的感情。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非人类的本性所能抵制。谷物在 

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切撒谎骗人的不道德行为马上就会发 

生。子女众多的母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活必需品。由于缺乏食物，儿童体弱多病。 

健康的红润脸颊将被贫苦造成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仍在少数人的内心萦回 

的仁爱心作了几次无力的最后挣扎以后，利己心最终便恢复了其经常的绝对统治权，得 

意洋洋地横行子全世界。 

    葛德文先生将最坏的人的原始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腐败，但这种制度在这里已不 

存在。也不存在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理性指定要留归公众 

的那些利益没有被人独占。谁也不受不公正的法律的驱策去破坏秩序。仁爱之心已深深 

扎根于一切人的心中；可是，在短短50年中，使现在的社会状态堕落和阴暗的暴行、压 

迫、虚伪、苦难，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就会由各种最紧迫的事情、由 

人类的本性所固有而与一切人类制度毫无关系的法则再生出来。 

    如果大家仍不十分相信这种令人忧伤的情景的真实性，不妨看一下第三个25年的情 

况，我们当会发现，那时将有2800万人没有生活资料；而在第一个100年终了时，人口将 

为11200万，食物则仅足供养3500万人，其余7700万人没有给养。到那时，人们将普遍感 

到匮乏，劫掠和谋杀将在世间盛行，尽管我们一直假定，土地的生产物是绝对无限的， 

其每年增加的数量比最大胆的思辩家所能想象的还要大。 

    毫无疑问，对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困难所持的这种看法，和葛德文先生的看法大不 

相同，他曾说：“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 

上面的居民。” 
    我完全知道，我提到的那过剩的2800万人，或者说7700万人，是决不会存在的。葛 

德文先生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 

应的水平上。”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律是什么？是某种暧昧 

而不可思议的原因吗？是上帝的神秘干预——在一定时期突然使男子无性交能力，使妇 

女不能受孕吗？或者是这样一种原因，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是能够加以探究的，人们 

可以看到，在人类所处的任何状态下，它都持续不断地（虽然是以不同的强度）发生作 

用。这不正是一定程度的贫困吗？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人类制度决没有加重它，而是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 

    在我们所假设的情况下，现在支配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则会相继听命于最紧迫的需要。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人类是其所接受的印象 

的产物，因而匮乏的鞭策持续不了多久，就必然会发生侵害公众资财或私人资财的行为。 

由于这种侵害次数增加、范围扩大，社会上比较活跃、富有才智的人士很快就会察觉人 

口在迅速增加，而年产量却在减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某 

些措施来保护社会的安全。那时会召开某种会议，井以最有力的措词说明国家的危险状 

况。可以说，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时，谁劳动最少，或者谁占有最少，没有多大关系， 

因为每个人都十分愿意并随时可以满足邻人的需要。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 

应不应当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而是他应不应当把自己生存所绝对必需的食物送 

给邻人。应当指出：缺少食物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供养他们的人数和手段；这种按照本国 

的生产状况不能完全满足的迫切的需要，导致了对正义的若干公然侵犯；这种侵犯已经 

阻碍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某些方法制止，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紧迫的 



需要似乎在命令人类无论如何要使生产物逐年增加：为了达到这一基本的、重大的和责 

无旁贷的目的，应更加全面地分配土地，并应通过最有效力的惩罚，甚至死刑，来保障 

一切人的资财不受侵犯。 

    某些反对者也许会提出，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些人得到 

的份额可能大大超过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利己心的支配权一旦确立，没有某 

种补偿作为报酬，他们决不会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拿出来分配。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 

种大可悲叹的不便，但是，这种弊端同由于财产不安全而必然会带来的一系列阴森恐怖 

的灾难是不能相比拟的。一个人所能消费掉的食物数量必然要受人类有限的胃容量的限 

制；他肯定不会把余下的部分扔掉，而会以剩余的食物来换取别人的劳动，从而使别人 

在某种程度上靠他生活，尽管这是一种有偿的让予，也还是比听凭别人活活饿死要好。 

    因此，救治一直折磨着社会的最好（虽然仅此还不够）方法，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建 

立一种同目前各文明国家所盛行的没有很大差别的财产管理制度。 

    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就是两性之间的交往。一些人已注意 

到了社会遭受各种困难的真正原因，这些人或许会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安然地认为他的 

一切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仁爱心而得到适当的抚养，则土地的能力将绝对不能生产出足 

够的食物来供养由此必然增加的人口；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指向这唯一的目 

的，而且由于财产得到完善的保护，以及其他各种可以设想的鼓励，因而生产物逐年增 

加的数量可以达到最大限度，但食物的增加仍不能与人口更加迅速得多的增加相适应； 

所以对人口的增加必须实行某种控制；最自然、最明显的控制似乎是使每个人抚养他自 

己的子女；就某一点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人口增加的测度和规准发生影响；可以预料， 

人们如果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但即使如此，为了做戒 

他人，让轻率地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入贫困和匮乏的个人，遭受随同这种行为而产 

生的耻辱和麻烦，似乎是必要的。 

    婚姻制度，或者至少是每个男人要承担抚养自己子女的某种义务（明确的或暗示的） 

的制度，在我们所设想的存在种种困难的社会里，似乎是上述推理的自然结果。 

    对这种困难所作的考察，揭示了女子贞操的破坏比男子发生这个问题蒙受更大耻辱 

的很自然的根源。不能指望妇女具有足以抉养她们子女的资力。因而，如果一个女子同 

没有签约承担抚育子女责任的一个男子结合，一旦这个男子感到不自由而将她遗弃，则 

这些子女必然要仰给于社会，否则就会饿死。而由于以监禁或判刑来惩处这种很自然的 

过失，以防止上述麻烦反复发生，或许是很不正当的，人们就可能同意以耻辱来惩处。 

此外，这种罪过在女子方面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更不至于误认。一个孩子也许常常不 

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但他很容易确切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人们同意，对于犯罪证据极为 

充分、同时对社会的妨害又最大的方面。应责其承担最大部分的罪责。如有必要，社会 

可以强迫一切男子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男子为维持家庭生活必然要遇到较多的麻烦， 

作出较大的努力，因此，如果一个男子使他人陷入不幸，即今只使他蒙受几分耻辱（这 

是每个人必定会遭受的），也可以认为他受到了充分的惩罚。 

    现在妇女犯罪几乎要被赶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几乎不受惩罚，这似乎毫无疑问是 

对自然正义的侵犯。但是，这种习俗作为防止严重妨害社会的事件经常发生的最明显、 

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也许不完全公正，其起因却似乎是自然的。然而，这个起因现在已 

在这种习俗后来引致的一系列新观念中湮没无闻。起先也许是由于社会需要而做的事情， 

现在要靠妇女的贤淑来维持；而这种习俗在其原来的意旨虽然还保存，但人们对它已毫 

无实际需要的地方，仍以最大的影响力对社会上的那一部分人发生作用。 

    社会上的这两个基本规则——财产的安全和婚姻制度——一经确立，不平等的状况 

必然会随之发生。在财产分割后出生的那些人面临的是已被人占有的世界。如果他们的 

双亲由于子女过多而不能很好地抚养他们，他们在万物均被占有的世界上该怎么办呢？ 

前已提及，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从土地生产物中得到相等的一份，会给社 

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人数增加过多以致原先分得的那份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 

不能象要求偿还债务那样，要求从别人的剩余生产物中分取一部分。很明显，按照我们 

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必定会因匮乏而受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了空 

彩。这种索取者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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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极端的场合以外，是一种很难识别的标准。剩余生产物的所有者一般都要寻找某种 

比较明显的识别标准。除在各种特殊的场合以外，他们会选择能够并表示愿意尽力取得 

更多的剩余生产物的那些人，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使 

这些所有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一切缺乏食物的人当为紧迫的需要所驱策而提供他们的 

劳动，以换取其生存所绝对必需的这种物品。适于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拥 

有的、超过他们自己消费所需的食物总量。如果对这种基金的需要很大、很多，它就必 

然会以很小的份额进行分配。劳动报酬将降低。人们提供劳动，将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 

生活资料，因而亲属的抚养将受阻于疾病和贫困。相反，如果这种基金迅速增加，如果 

它在比例上相对于提出要求者的人数而言很大，它就会以很大的份额进行分配。任何劳 

动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作为报酬，他就不会以劳动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劳 

动者便可以过舒适和安逸的生活，因此能够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国家内，各下层阶级的幸福或苦难程度，主要取决于这种 

基金的状况。而人口是增加、静止不变还是减少，又取决于这一幸福或苦难程度。 

    因此，很明显，一个按照人们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美好的方式组成、以仁爱心而 

不以利己心作为其活动原则、并且靠理性而不靠势力来纠正其一切成员的有害倾向的社 

会，很快就会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始罪恶），蜕化为与 

目前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没有本质区别的一种社会；我指的是， 

会蜕化为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的主要动力的一种 

社会。 

    在我所作的假设中，不容置疑，我所举出的人口增长率总会小于其实际增长率，我 

所举出的生产物增长率又总会大于其实际增长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在我所假设 

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不能快于任何已知实例中的人口增长。因而，如果我们假定人口 

增长一倍的时间为15年，而不是25年，并且考虑一下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生产物增加 

一倍（即使我们承认有此可能）必须花费多少劳动，我们就敢断言，即今葛德文先生的 

社会制度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起来，也不用说不要很多世纪，甚至30年不到，就会仅仅 

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彻底毁灭。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我没有提到移民。如果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这种社 

会，它们在人口方面当会产生同样的困难，因而不能容纳新的成员。倘若这种美好的社 

会局限于这个岛国，则它本来的纯净必定会不可思议地减损，其所企求的幸福也只有极 

小一部分能够实现；总之，在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愿意自动离开。愿意在目前存在于欧洲 

的那种政体下生活，或甘受极端困苦移居新开发的地区以前，该社会的根本原则当已完 

全破坏。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看得很清楚：人们只有在苦难极其深重时才会下决心离开祖 

国；即便是最吸引人的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濒于饿死的人们也往往拒不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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